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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理性与心理：两种世界观如何塑造我们对死亡与欺骗的反应

1. 信仰的力量：命运与转世观念如何影响哀悼过程

在面对亲人离世的巨大悲痛时，人类的信仰体系，特别是关于命运、来世和轮回的信念，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心理角色。这些信仰不仅是抽象的哲学或宗教概念，更是深刻影响个体哀悼过

程、悲伤体验和最终心理调适的强大力量。它们通过提供意义框架、缓解存在性焦虑、重塑对

死亡的理解，并为丧亲者提供具体的心理慰藉，从而深刻地塑造了人们应对失落的方式。从东

方宗教的轮回观到特定文化中的灵魂转世叙事，这些信仰体系为死亡这一终极命题提供了多样

化的解释，帮助个体在混乱与痛苦中重建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1.1 提供心理慰藉与意义框架

当个体遭遇亲人离世的创伤时，其内在的世界观和意义体系往往会受到严重冲击。此时，关于

命运和转世的信仰能够提供一个强大的心理缓冲垫，帮助人们重新组织和理解这一痛苦的经

历。这些信仰通过将死亡置于一个更宏大、更连贯的宇宙叙事中，使其不再是生命突兀的终

结，而是一个更大循环或计划中的一部分。这种认知重构（cognitive reframing）对于缓解死

亡带来的直接冲击和存在性恐惧至关重要，它为丧亲者提供了一个可以继续前行的叙事框架，

在其中，失去的痛苦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目的。

1.1.1 缓解死亡焦虑与恐惧

相信命运和转世投胎的信仰，在缓解个体面对死亡时的焦虑和恐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

作用机制根植于这些信仰为死亡提供的非终结性解释。在许多东方哲学和宗教传统中，如印度

教和佛教，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生命循环（Samsara）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印度教认

为，灵魂（Atman）是永恒的，会经历无数次的生死轮回，直到通过积累善业（Karma）最

终获得解脱（Moksha） 。佛教虽然强调“无我”（Anatta），但也承认意识流的连续性，认

为死亡后意识会依据业力进入新的生命形态，直到达到涅槃（Nirvana），彻底摆脱轮回之苦 

。这种将死亡视为一个过程而非终点的观念，极大地削弱了死亡的终极性和威胁性。对于丧亲

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所爱的人并未真正“消失”，而是踏上了另一段旅程。这种认知能够显

著降低因永别而产生的绝望感和对自我消亡的恐惧，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心理慰藉和安全

感 。

一项针对中国个体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轮回信仰在应对死亡焦虑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经历

死亡显著性（mortality salience）的提醒后，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相信轮回而非听天由命，

这表明轮回信仰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应对机制 。此外，研究还引入了“联结思维”

（connection thinking）这一变量，发现对于那些具有较高联结思维的个体，死亡显著性并

未导致其死亡焦虑水平的显著升高。这暗示了相信万物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可能与轮回信仰

协同作用，共同构建起一个能够抵御死亡恐惧的心理防线 。这种信仰体系通过将个体生命融



Generated by Kimi AI

入一个无限的、相互关联的循环之中，有效地稀释了死亡的孤立感和终结感，从而帮助人们在

面对自身或他人的死亡时，能够保持一种更为平和与接纳的心态。

1.1.2 将死亡视为生命循环的一部分

将死亡视为生命循环中一个自然且必要的环节，是命运与转世信仰影响哀悼过程的另一个关键

方面。这种观念将死亡从一种绝对的、负面的终结，转化为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新起点。

在约鲁巴文化中，人们相信死亡是由神灵预先决定的，这种宿命论的观点有助于个体接受亲人

离世的现实，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命运安排 。当一位长者去世时，其葬礼往往被办成

一场盛大的庆典，因为人们相信这位长者成功地走完了人生旅程，其灵魂可能会选择以新生儿

的身份重新回到家族中 。这种信念将死亡与重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哀悼过程充满了对未

来的期盼，而非仅仅是对过去的沉湎。

同样，在印度教和佛教的哲学框架中，生命的目标是超越轮回，但每一次死亡都是灵魂向最终

解脱迈进的一步 。每一次生命都为灵魂提供了学习、成长和净化业力的机会。因此，死亡不

仅是生命的结束，更是灵魂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视角鼓励丧亲者将逝者的生命视为

一段有意义的旅程，其结束是为了开启下一段更高级的旅程。这种理解有助于将悲伤的焦点从

“失去”转移到“祝福”上，即祝福逝者能够顺利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通过这种方式，信仰将

死亡整合进一个宏大的、充满目的性的宇宙秩序中，帮助个体在哀悼中找到意义，并减轻因生

命无常而产生的虚无感。

1.1.3 相信与逝者未来重逢的可能性

相信与逝去的亲人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够重逢，是转世和来世信仰为哀悼者提供的最为直接和深

刻的心理慰藉之一。这种信念直接回应了丧亲者最强烈的渴望——再次见到所爱之人。在许多

宗教传统中，这种重逢被描绘为在天堂、极乐世界或在未来的某次轮回中实现的必然结果。例

如，在基督教中，信徒期待在天堂与亲人团聚 ；而在相信轮回的文化中，重逢则可能发生在

未来的某一生中，尤其是当灵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业力联系时。这种对未来的期盼，为当下的

痛苦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情感出口，使得丧亲者能够忍受分离的煎熬，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分离是

暂时的。

一项针对晚年丧偶者的纵向研究虽然主要关注西方宗教背景，但其发现也间接支持了这一点。

研究指出，相信与配偶在来世重逢的个体，在丧亲初期会经历更多的侵入性思念（intrusive 

thoughts），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频繁地思考和期盼与逝者的重逢 。然而，这种看似负面的

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正是他们处理悲伤、维持与逝者“持续联结”（continuing bond）的

一种方式。在约鲁巴文化中，当一个孩子被认为是某位刚去世的长者的转世时，整个家族都会

感到莫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相信亲人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了自己身边，这种信念构建了一种极其

紧密和具体的“持续联结” 。这种对未来重逢的坚定信念，将哀悼的焦点从“永别”的绝望转向

了“暂别”的希望，极大地缓解了悲伤的强度，并为个体的心理恢复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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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速悲伤的解决与心理适应

除了对哀悼过程提供即时的情感慰藉外，关于命运和转世的信仰还被发现能够积极地促进悲伤

的解决和长期的心理适应。这些信仰通过为丧亲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具有文化共识的解释框

架，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悲伤情绪，如内疚、愤怒和绝望。当个体能够将亲人的离世

归因于命运、业力或灵魂进化的需要时，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一现实，并减少因寻求“为什么是

我”的答案而产生的内心挣扎。这种认知上的接纳是悲伤恢复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它为个体重

新投入生活、重建个人身份和寻找新的生活意义铺平了道路。

1.2.1 实证研究：灵性信仰与更快的悲伤恢复

多项实证研究为灵性信仰对悲伤恢复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中一项发表在《英国医

学杂志》（BMJ）上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系统地考察了灵性信仰对丧亲结果的影响 。该研究

追踪了有和没有灵性信仰的参与者在亲人去世后14个月内的悲伤程度。研究结果清晰地表

明，拥有较强灵性信仰的个体，其悲伤的解决过程更快、更彻底。相比之下，没有灵性信仰的

参与者在14个月后仍未完全解决悲伤。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通过严谨的纵向数据，证

实了灵性信仰（通常包含对来世、命运或更高力量的信念）在促进心理康复方面的实际效用 

。

另一项研究则深入探讨了来世信仰的具体内容如何影响心理调适。该研究利用“Changing 

Lives of Older Couples (CLOC)”这一大型纵向数据集，分析了老年人丧偶后的心理适应过程 

。研究发现，对来世持有积极看法（例如，相信能与逝去的配偶重逢）的个体，在丧亲18个

月后报告的愤怒情绪显著低于不相信来世的个体。这表明，积极的来世信仰能够在长期内起到

情绪调节的作用，帮助个体化解因失落而产生的不公感和愤怒。然而，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复杂

的情况，例如，相信重逢的个体在短期内会经历更多的侵入性思念，这可能反映了他们更积极

地维持与逝者的精神联结 。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观点：信仰的内容和性质至关重

要，一个能够提供希望、意义和持续联结感的信仰体系，是促进悲伤解决和心理适应的强大资

源。

1.2.2 减少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

关于命运和转世的信仰通过多种机制，有效地减少了丧亲者常见的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首

先，这些信仰为死亡提供了一个超越个人控制的解释。当个体相信死亡是命运（如约鲁巴文化

中的预destination）或业力（如印度教和佛教）的结果时，他们就不太可能将亲人的离世归

咎于自己或他人，从而减少了内疚、自责和愤怒等情绪的滋生 。这种归因方式将丧亲者从“如

果当时我……”的无尽反刍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更平和地接受现实。

其次，这些信仰通过构建一个积极的来世愿景，直接对抗了绝望和抑郁的情绪。相信逝去的亲

人在另一个世界安好，或者正在开启一段更好的生命旅程，能够为丧亲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安慰 

。这种信念将悲伤的焦点从“彻底的失去”转变为“形式上的转变”，从而减轻了痛苦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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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晚年丧偶者的研究发现，那些相信能与配偶在来世重逢的人，在丧亲18个月后报告

的愤怒情绪显著减少 。研究者认为，这种信仰可能帮助个体逐渐接受配偶的离世，并相信其

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从而化解了因死亡带来的不公感。此外，巴西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虽然声

称拥有前世记忆的成年人报告了更多的焦虑和创伤后应激症状，但那些具有高度灵性的个体同

时也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感和更少的心理困扰，这表明灵性信仰本身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应对机

制，缓冲了负面记忆带来的心理冲击 。

1.2.3 促进个人成长与积极转化

除了缓解负面情绪，关于命运和转世的信仰还能催化丧亲后的个人成长和积极转化，这一过程

有时被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当个体通过信仰的透镜重新审视死

亡和失落时，他们不仅获得了慰藉，还可能对生活、自我和人际关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这种

精神上的转变（spiritual transformation）是哀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它标志着个体从单

纯的痛苦中走出，迈向一个更具韧性和智慧的新阶段 。

信仰体系，特别是那些强调生命连续性和灵魂进化的信仰，鼓励丧亲者将逝者的生命和死亡视

为一种启示。例如，佛教关于无常（Anicca）的教导，虽然最初可能带来不安，但最终能引

导人们放下执着，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印度教的业力观念则促使人们反思自身的行为，并

以更负责任和慈悲的态度生活，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好的生命状态 。这种反思过程本身就是一

种深刻的个人成长。此外，许多信仰传统都强调利他主义和慈善行为，这可以为丧亲者提供一

个将个人痛苦转化为积极行动的有效途径。通过帮助他人、纪念逝者，丧亲者能够找到新的生

活目标和意义，从而超越自身的悲伤。一项研究指出，人们在哀悼过程中重新发现意义的方式

——无论是通过传统宗教教义、来世信仰、轮回观念，还是通过慈善或宇宙秩序的信念——其

过程本身可能比具体内容更为重要 。这种通过信仰进行的意义重构，是促进个人从失落中恢

复并实现积极转化的核心动力。

1.3 文化与仪式的支持作用

信仰体系并非孤立地存在于个体的思想中，它们通常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仪式实践紧密相连，

共同构成了一个支持哀悼和康复的社会心理生态系统。这些文化和仪式为信仰提供了具体的表

达方式和实践路径，使得抽象的教义能够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体验。通过参与共同的仪

式，丧亲者不仅得到了情感上的宣泄和支持，还强化了与社区和传统的联结，这对于在失落中

重建身份感和归属感至关重要。

1.3.1 佛教与印度教的轮回观

佛教和印度教的轮回观深刻地影响了其信徒面对死亡和哀悼的方式。在印度教中，死亡被视为

灵魂（Atman）从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的过程，是轮回（Samsara）的一部分 。因

此，临终时的仪式至关重要，其目的是帮助灵魂平静地离开，并为其指引通往更好来生的道

路。家人会在临终者身边诵读神圣的经文，如《薄伽梵歌》，并唱诵圣歌，以使其意念专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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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Brahman），即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 。死后，遗体通常会被火化，骨灰撒入圣河，象

征着灵魂回归宇宙，并开启新的旅程。这些仪式不仅为逝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引，也为生者提

供了一个正式告别和表达哀思的场合，帮助他们接受死亡的现实。

佛教的轮回观虽然与印度教有相似之处，但其核心教义“无我”（Anatta）强调了没有一个永

恒不变的“灵魂”在轮回，而是意识流和业力的延续 。佛教认为，死亡后，个体会进入一个名

为“中阴”（Bardo）的过渡状态，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危险的时期，其经历将决定下一世的去

向 。因此，佛教徒的临终关怀和丧葬仪式旨在帮助亡者顺利通过中阴。家人和朋友会诵经、

持咒，以安抚亡者的心识，并为其积累善业。在一些传统中，临终者甚至会拒绝使用止痛药，

以保持意识的清明，更好地面对死亡过程 。这些实践将死亡视为一个需要积极准备和正念面

对的关键时刻，帮助丧亲者将悲伤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修行和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

1.3.2 约鲁巴文化中的命运与来世信仰

约鲁巴文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特定的文化和信仰体系如何塑造哀悼过程。约鲁巴人

相信，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包括死亡的时间和方式）都是由神灵（Orisha）预先决定的，这

种观念被称为“Ayajo” 。这种宿命论的世界观在应对亲人离世时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当一

个年轻人意外死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好命运被某种力量改变了，因此葬礼会相

对简单，充满了悲伤。然而，当一个长寿的老人去世时，这被视为一个成功完成生命旅程的庆

典，葬礼会办得非常隆重和欢乐 。

约鲁巴文化中的转世信仰（Atunwa）进一步丰富了其哀悼的内涵。人们相信，逝去的祖先，

特别是那些备受尊敬的长者，可以选择以新生儿的身份重新投胎到自己的家族中 。因此，当

一个孩子出生后表现出某些被认为是某位已故亲人特征的迹象时，这个孩子就会被视为那位亲

人的转世。这种信念为丧亲者提供了极大的安慰，因为它意味着亲人并未真正离去，而是以另

一种形式回到了自己身边。为了取悦祖先，希望他们能够选择回归，家人会为他们举办盛大的

葬礼 。这种将死亡、哀悼和重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实践，不仅为悲伤提供了一个积极的

出口，也强化了家族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1.3.3 丧葬仪式作为哀悼与过渡的载体

丧葬仪式是几乎所有文化中处理死亡和哀悼的核心环节，它们为信仰的表达提供了具体的舞

台，并发挥着多重心理社会功能。首先，仪式为丧亲者提供了一个公开表达悲伤和获得社会支

持的场合。在共同的仪式中，亲朋好友的聚集和慰问，能够有效地减轻丧亲者的孤独感和被抛

弃感。其次，仪式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行为，帮助个体完成从“有逝者”到“无逝者”的心理过

渡。例如，在犹太教中，为期七天的“息瓦”（Shiva）哀悼期，为丧亲者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时

间和空间来处理悲伤，并逐渐适应没有逝者的生活 。

此外，仪式还强化了社区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在佛教和印度教的火葬仪式中，火焰象征着净

化和转化，将物质的身体归还给元素，而灵魂则踏上新的旅程 。在伊斯兰教的葬礼中，对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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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清洗（Ghusl）和特定的祈祷（Talqeen）仪式，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和对死后世界的信

仰 。这些仪式将抽象的宗教教义转化为具体的、可参与的行动，使得信仰变得更加真实和有

力。通过参与这些仪式，个体不仅是在为逝者送行，也是在重申自己对生命、死亡和宇宙秩序

的信仰，这对于在失落中重建内心的稳定和意义至关重要。

2. 理性的武装：科学知识如何塑造批判性思维与防骗能力

与信仰提供的心理慰藉不同，科学知识的积累，特别是物理和数学的学习，通过一种截然不同

的路径塑造个体的思维方式——即培养理性分析、逻辑推理和批判性质疑的能力。这种“理性

的武装”使个体在面对信息时，更倾向于运用系统2的慢速、审慎思维，而非依赖直觉和情感

的系统1思维 。通过严格的训练，科学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内化一种认知框

架，这种框架强调证据、逻辑和可证伪性，从而显著提高了识别谬误、抵御欺骗和避免上当受

骗的能力。

2.1 科学教育的核心：培养理性与逻辑

科学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培养个体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物理和数学作为科学的基

石，其学科特性决定了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高强度的思维训练。物理学致力于揭示自然界的

普遍规律，要求学习者通过观察、实验和数学建模来理解复杂的物理现象。数学则是一门纯粹

的逻辑科学，其定理和证明建立在严密的公理体系之上，不容许任何逻辑上的跳跃或模糊。长

期沉浸在这样的学科环境中，个体的思维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逐渐形成一套以理性、

逻辑和证据为核心的认知习惯。

2.1.1 物理与数学的严谨性训练

物理与数学教育以其固有的严谨性，为学生提供了一套独特的思维训练体系，这种训练深刻地

影响着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物理学作为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学语言

精确地描述自然现象，并建立能够预测未来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抽象的

数学工具，更要理解这些工具如何与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实体和过程相对应。例如，在解决一个

物理问题时，学生需要从复杂的现实情境中抽象出关键的物理量，建立数学模型（如方程、函

数或几何图形），然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求解，最后再将数学结果解释回物理意

义，并与实验观测进行比较。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的循环过程，极大地锻炼

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和系统性分析能力。数学教育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过

程，它不仅是计算的工具，更是逻辑推理的载体。从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体系到微积分的极限

概念，数学训练强调的是从基本定义和公理出发，通过无可辩驳的逻辑步骤推导出定理和结

论。这种训练模式培养了学生对精确性、一致性和逻辑连贯性的高度敏感，使他们在面对任何

问题时，都倾向于寻求清晰的前提、严密的论证和可靠的证据，而不是依赖于模糊的直觉或未

经检验的假设。

2.1.2 强调证据、实证与逻辑推理



Generated by Kimi AI

科学方法的核心是实证主义，即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可观察、可重复的证据之上，并能

够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物理和数学教育深刻地植根于这一原则。在物理学习中，一个理论的价

值不仅在于其数学上的优美或逻辑上的自洽，更在于其能否成功地解释已有的实验现象，并预

测新的、尚未被观察到的结果。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不仅因为它解决

了经典物理学中的诸多矛盾，更因为它的一系列惊人预言（如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弯曲、时间膨

胀效应等）都得到了后续实验的精确验证。这种对实证证据的强调，培养了学生一种“用事实

说话”的思维习惯。他们学会了不轻易相信任何断言，而是会追问其背后的证据是什么，这些

证据是如何获得的，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这种思维方式促使他们形成一种健康的怀

疑精神，即不盲目接受权威，也不轻易被流行的观点所左右。逻辑推理则是连接证据与结论的

桥梁。在数学和物理的证明与推导过程中，每一步都必须有明确的逻辑依据，从前提出发，环

环相扣，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训练使得学生在评估一个论点时，能够敏锐地识别出其中的逻辑

漏洞、循环论证或偷换概念等谬误，从而有效地过滤掉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

2.1.3 否定不合理的因果联系

科学教育，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教育，在培养学生识别和否定不合理因果联系方面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迷信和伪科学往往建立在错误的因果推断之上，例如将两件在时间上先后发生的

事件错误地归结为因果关系（“后此谬误”），或者将相关性误解为因果性。物理学通过揭示

事物背后隐藏的、更为根本的物理规律，来破除这些表面的、虚假的因果联系。例如，古人可

能将日食视为天狗食日，是一种不祥之兆，而现代物理学通过精确的天体运行轨道计算，揭示

了日食是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从而否定了“天狗食日”这一迷信解

释。数学中的概率论和统计学则为评估因果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量化工具。学生通过学习这些

知识，能够理解随机事件、样本偏差、统计显著性等概念，从而在面对各种声称具有因果关系

的论断时，能够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存在混杂变量？统计结果是否

显著？这种基于科学和数学的分析能力，使得他们能够穿透现象的迷雾，直达问题的本质，从

而有效地抵御那些依赖于不合理因果联系的欺骗和迷信。

2.2 科学素养与怀疑论的养成

科学素养不仅仅是掌握科学知识，更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包括理解科学方法、评估科学信息

以及运用科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素养的养成，与怀疑论精神的培养密不可分。怀

疑论并非指无端的否定一切，而是一种审慎的、基于证据的质疑态度。科学本身就诞生于怀疑

之中，哥白尼对地心说的怀疑，爱因斯坦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怀疑，都推动了科学的巨大进

步。因此，科学教育天然地鼓励一种健康的怀疑精神。研究表明，科学素养越高的人，越倾向

于对超自然现象、伪科学和未经证实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从而更不容易受到欺骗。

2.2.1 物理学生表现出更高的科学怀疑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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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研究为物理学生在科学怀疑论方面表现出更高倾向提供了实证支持。一项针对挪威物理硕

士研究生的案例研究，通过对六名学生的深度访谈，探讨了他们在大学物理教育中的转变性体

验 。研究发现，这些学生普遍认为自己变得更具怀疑精神和批判性。他们将这种变化部分归

因于作为物理学生的学习经历，并将其与“科学怀疑论”（scientific skepticism）这一概念联

系起来。学生们提到的怀疑对象不仅包括伪科学话题，如替代疗法、顺势疗法、地平说等，还

扩展到对社会、政治议题的批判性思考，例如对媒体报道、政治宣传、性别偏见以及核能等复

杂社会技术问题的审视。这表明物理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一种基于证据

和理性的批判性思维方式。

另一项更大规模的定量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 。该研究比较了不同专业学生（包括物

理、工程、人文社科等）在阴谋论信仰、超自然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物理学生在多

个维度上都表现出更强的怀疑倾向。例如，在区分真实存在的阴谋（如“水门事件”）和未经

证实的阴谋论（如“9·11”内幕论）方面，物理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学生。在超自然信

仰（如灵魂、转世、通灵等）方面，物理学生的得分也是所有专业中最低的。回归分析表明，

作为物理学生这一身份，在控制了教育水平、性别等其他变量后，仍然对怀疑论倾向有显著的

独立贡献。这强烈暗示，物理学科本身所蕴含的批判性、实证性和逻辑性，对培养学生的科学

怀疑论起到了关键作用。

2.2.2 科学素养与迷信、伪科学信仰呈负相关

大量研究表明，科学素养与对迷信和伪科学的信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项在西班牙

进行的研究发现，科学、技术、工程和建筑领域的学生对“认识论上无根据的信念”

（Epistemically Unwarranted Belief, EUB）的认同度最低，而社会科学和法律科学的学生认

同度最高 。这项研究还发现，伪科学信念与科学素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 < 0.001），

这进一步强化了科学训练在抵御伪科学思维方面的“保护作用”。另一项在俄罗斯进行的研究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该研究比较了工程、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和人文（语

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专业学生的迷信和超自然信仰 。结果显示，工程与自然科学专业的

学生在这些信仰上的得分显著低于人文专业的学生。具体来说，人文专业学生在“传统宗教信

仰”和“唯心论”两个量表上的得分更高，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上帝、魔鬼、天堂、地狱、转世、

灵魂出窍等概念。

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接受系统的科学教育，特别是物理、数学等强调逻辑和实证的学

科，有助于降低个体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易感性。这可能是因为科学教育不仅提供了具体的知

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个体在面对各种信息时，更倾

向于追问其证据来源、逻辑是否自洽、是否可被证伪，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直觉、情感或社会认

同。因此，当面对占星术、顺势疗法、通灵等缺乏科学依据的伪科学时，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

个体更有可能识别出其内在的逻辑谬误和证据缺陷，从而拒绝接受这些信念。

2.2.3 教育程度越高，迷信行为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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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特别是科学教育的深度，与迷信行为的减少密切相关。一项针对瑞典高中生的研

究，虽然未发现科学教育与对伪科学的怀疑态度之间存在明确的强相关性，但强调了培养学生

处理冲突信息终身技能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分析学生对科学与伪科学的信念作为实现科学素养

的一种手段 。这表明，单纯的知识灌输可能不足以消除迷信，关键在于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科

学推理能力。另一项研究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墨西哥社会伪科学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其中小学

教育在数学和科学技能方面的衰退，以及缺乏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 。这使得伪科学思想更容

易传播。

从逻辑上讲，物理和数学等学科的教育，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挑战和修正错误观念的过程。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接触到许多与日常直觉相悖的科学概念，例如相对论中的时间膨胀、量子

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等。为了理解这些概念，他们必须学会超越表象，运用抽象的逻辑和数

学工具进行深入思考。这个过程训练了他们质疑既有观念、寻求更深层次解释的思维习惯。当

他们将这种思维习惯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时，就更容易对那些看似合理但缺乏严谨证据支持的迷

信说法（例如“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产生怀疑。因此，随着物理和数学知识的不断积累，

个体的认知框架会变得更加严谨和理性，从而自然而然地减少迷信行为的发生。

2.3 数字素养：数学知识在防骗中的具体应用

在信息时代，数学知识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学术领域，其中，“数字素养”

（Numeracy）成为抵御欺诈的关键能力。数字素养不仅指基本的计算能力，更涵盖了理解、

解释和运用数字信息来做出明智决策的综合技能。大量研究证实，高水平的数字素养与更强的

防骗能力直接相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成年人

更不容易受到信息呈现方式（即“框架效应”）的误导，能够更理性地评估风险，并减少情绪

等非数字信息对决策的干扰 。例如，在面对一个投资骗局时，数字素养高的人能够更准确地

计算出真实的回报率，识别出其中不合理的复利承诺，而不是被“高收益、低风险”的模糊宣

传所迷惑。

2.3.1 数字素养与减少认知偏见

数字素养的核心作用之一是帮助个体克服认知偏见，从而做出更客观的判断。认知偏见是人们

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系统性偏差，例如过度自信、确认偏误等，这些偏见常常被诈骗者利

用。一项发表在《Cognitiv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上的研究通过结构方

程模型揭示了数字素养、科学推理与认知偏见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水平较

高的人，在科学推理方面的表现也更好，这直接导致他们对自己因果理解的过度自信程度较

低。换言之，数学能力好的人更清楚自己知识的边界，不容易对自己不理解的复杂问题（如金

融衍生品、医学统计）产生虚假的掌控感。这种“元认知”层面的优势，是抵御骗局的重要心

理防线。因为许多骗局正是利用了受害者的过度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稳赚不赔”的

捷径或“包治百病”的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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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进一步指出，数字素养对减少下游判断偏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科学推理能力来实

现的 。这意味着，数学知识本身提供了一种逻辑严谨的分析工具，而科学推理则指导个体如

何正确地运用这些工具来评估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例如，当面对一份声称某产品有效率高达

90%的广告时，一个具备良好数字素养和科学推理能力的人会立即提出一系列关键问题：这

个90%是基于多大的样本量？对照组是如何设置的？统计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存在发表偏

倚？通过这一系列基于数字和逻辑的追问，他们能够穿透华丽的宣传辞令，直达事实的核心，

从而有效避免因认知偏见而做出错误决策。

2.3.2 提升科学推理能力

数字素养是科学推理能力的重要基石。科学推理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专利，它是一种在日常生活

中评估信息、解决问题的通用技能。数学作为科学的语言，为科学推理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框

架。例如，理解概率论有助于评估风险，掌握统计学有助于解读数据，而熟悉逻辑学则有助于

构建和检验论证。研究表明，数字素养与科学推理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数字素

养高的人更擅长识别数据中的模式，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区分相关性与因果性。这种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尤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判断其可信

度。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在面对健康谣言时，数字素养的作用尤为突出。例如，一则谣言声称“某

地区癌症患者数量激增，是因为当地新建了一座信号塔”。一个具备科学推理能力的人会运用

数字素养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他会寻找官方发布的癌症发病率和信号塔辐射强度的具体数

据；其次，他会运用统计学知识来判断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显著，并考虑是否存在其他混杂

变量（如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最后，他会基于现有的科学共识（即非电离辐射与癌症

无直接因果关系）来评估该说法的合理性。通过这一系列基于数字和逻辑的推理，他能够有效

地识破谣言，而不是被耸人听闻的标题所吓倒。因此，数学知识通过提升科学推理能力，为个

体提供了一套强大的认知工具，使其能够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和理性。

2.3.3 识破基于数字和统计的骗局

许多现代骗局都巧妙地包装在看似专业的数字和统计数据之中，这使得缺乏数字素养的人极易

上当。例如，金融诈骗可能会使用复杂的图表和回报率计算来掩盖其庞氏骗局的本质；保健品

推销则会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研究”数据来证明其产品的“神奇功效”。在这些情况下，

数字素养就成为了一面“照妖镜”，能够照见这些华丽包装下的逻辑漏洞和数据陷阱。例如，

本福特定律（Benford's Law）就是一个强大的数学工具，它可以用来检测数据是否被人为篡

改 。该定律指出，在许多真实的数据集中，数字1作为首位数字出现的概率约为30%，远高于

其他数字。如果一份财务报表或实验数据的首位数字分布严重偏离本福特分布，那么这份数据

很可能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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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福特定律，对基础统计概念的理解也至关重要。例如，诈骗者常常混淆“相对风险”和

“绝对风险”。他们可能会宣传某种药物能将患某种疾病的风险降低50%，这听起来非常惊

人。但如果该疾病的原始发病率仅为0.1%，那么降低50%后，绝对风险也只是从0.1%降到

0.05%，其实际意义远没有宣传的那么大。一个具备数字素养的人能够敏锐地识别出这种数

字游戏，并追问绝对风险的变化。此外，对样本量、对照组、置信区间等统计学基本概念的理

解，也能帮助个体评估一项研究或一个声明的可信度。因此，数学知识，特别是统计学知识，

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工具，使其能够直接对骗局中的“证据”进行检验，从而

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欺骗。

2.4 批判性思维：抵御欺骗的心理防线

批判性思维是科学素养和数字素养的集大成者，它构成了抵御欺骗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

一道心理防线。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有目的、自我调节的判断过程，它要求个体在做出决策或形

成信念之前，对信息来源、证据质量、推理过程和结论的合理性进行审慎的评估。物理和数学

的学习过程，本质上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反复训练。在解决一个复杂的物理或数学问题时，学生

必须不断地质疑自己的假设，检查每一步推导的逻辑是否严密，并验证最终的结果是否合理。

这种训练使得批判性思维成为一种自动化的思维习惯，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

2.4.1 质疑假设与验证信息来源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在于不将任何信息视为理所当然，而是主动质疑其背后的假设和来源。在面

对一个信息时，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会首先问：“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来源是否

可靠？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在评估一篇关于某种新疗法的文章时，他会去查证这篇文

章是发表在同行评议的权威医学期刊上，还是仅仅出现在某个商业推广的博客上。他会去了解

研究的资助方，以判断是否存在利益驱动的偏见。这种对信息来源的审慎态度，是过滤掉大量

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第一步。

此外，批判性思维还要求个体识别和挑战信息中隐含的假设。许多骗局和谬误都建立在一些未

经检验的错误假设之上。例如，“因为某事是自然的，所以它就是安全的”就是一个常见的错

误假设（自然主义谬误）。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会立即指出，许多天然物质（如毒蘑菇、

蛇毒）是剧毒的，而许多人工合成的药物（如青霉素）则挽救了无数生命。通过系统地质疑和

挑战这些隐藏的假设，个体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问题的本质，避免被表面的逻辑所迷惑。这种能

力在信息时代尤为重要，因为大量的信息都经过了精心的包装，其背后的假设和偏见往往被巧

妙地隐藏起来。

2.4.2 识别逻辑谬误与认知偏差

逻辑谬误和认知偏差是欺骗和误导的常用工具。逻辑谬误是指在推理过程中出现的逻辑错误，

例如诉诸权威、稻草人论证、滑坡谬误等。认知偏差则是人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系统性

心理偏差，例如确认偏误（倾向于寻找和接受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可得性启发式（根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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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记忆中提取的难易程度来评估其重要性）等。学习物理和数学，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学和统

计学，能够极大地提升个体识别这些谬误和偏差的能力。

例如，一个常见的逻辑谬误是“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即认为发生在另

一件事之后的事，必然是由前者引起的。一个保健品推销员可能会说：“你看，我吃了这个产

品后，感冒就好了，所以这个产品很有效。”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会指出，这只是一个时

间上的先后关系，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感冒的痊愈可能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或者其

他因素造成的。同样，对于认知偏差，批判性思维也能起到“纠偏”的作用。例如，当个体意

识到自己可能存在确认偏误时，他会主动去寻找和评估与自己观点相反的证据，以确保自己的

判断更加全面和客观。通过系统地学习和识别这些常见的逻辑谬误和认知偏差，个体能够建立

起一道强大的心理防火墙，有效地抵御各种形式的欺骗和操纵。

2.4.3 降低对社会影响力的易感性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判断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诈骗者常

常利用这一点，通过制造紧迫感、利用权威、建立虚假的社会认同等方式来操纵受害者。批判

性思维能够帮助个体降低对这种社会影响力的易感性。当个体习惯于独立思考和审慎评估信息

时，他们就不太容易被群体的情绪所裹挟，也不太会盲目服从所谓的“权威”。

例如，在一个典型的“限时优惠”骗局中，诈骗者会制造出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

感，迫使受害者在压力下做出仓促的决定。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会意识到，这种紧迫感是

对方有意制造的，其目的是阻止自己进行理性的思考。他会选择暂时离开这个高压环境，给自

己留出冷静分析的时间。同样，当面对一个自称是“专家”或“权威机构”的人时，批判性思维

会促使他去核实这个“专家”的真实身份和资质，而不是仅仅因为其头衔就全盘接受其观点。

通过培养这种独立和审慎的思考习惯，个体能够更好地抵御来自社会环境的各种压力和操纵，

从而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决策自主权。


